
【摘要】 本文基于北京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抽样数据，对高

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数字经

济行业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约五分之一的高校毕业生选择

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人力资本、专业领域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

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的作用方向并非一致；没有充足证据

表明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存在家庭背景差异，但存在性别差异。

【关键词】 高校毕业生 数字经济行业 就业特征 影响因素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质量就业与充分就业的结

合，既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1］。作为人力

资本水平最高的群体，高校毕业生是就业群体的重中之重，其就业状况受到社会的普遍关

注。数据显示，2023年，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首届本科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规模首次超过1100万，达到1158万［2］。此外，截至2022年底，用以衡量就业

市场景气程度的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已连续5个季度低于1，并且始终低于全国水平，说明

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较全国水平更大的就业压力。由此可见，在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加且就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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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势不景气的背景下，亟需探索能够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有效方式。

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 50.2

万亿元［3］，逐渐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数字经济最早由加拿大经济学家唐·
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提出［4］，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是G20杭州峰会上提出的相关表

述，其对数字经济的界定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

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

的一系列经济活动［5］。数字经济从劳动力就业、生态环境、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振兴等

多个方面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其中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体现在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和就

业质量三个方面：对就业规模的影响主要通过替代效应、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产生；对就业

结构的影响是指促进就业的技能结构、产业结构和性别结构发生转变；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表

现在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6－7］。一般认为，高学历劳动力会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

比如，数字经济发展导致就业结构“两极化”，即增加了对高学历和低学历劳动力的需求［8］。

再如，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而且这种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异

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高学历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非正规

就业的概率［9］。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了新机遇。第一，在就业规模方面，数字经济创

造了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和就业机会，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为高校毕业生选择

灵活就业、成为“斜杠青年”提供了更多可能。数字经济带动了新业态和新经济的快速崛起，

为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等灵活就业毕业生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平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充分

就业［10］。通过问卷调查发现，2020－2022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在数字经济相关行业、领域就

业的比例为11.68%，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11］。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背景下，职业选择灵活化、个性化、多元化成为数

字经济时代青年职业选择的新特征，数字化的乘数效应也更能满足青年多样化、个性化的

就业需求［12］。高校毕业生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和行业就业的满意度较高，近三年平均满意

度为88.17%［13］。第三，数字经济开辟了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新路径，高校毕业生可以通过

数字平台参加线上学习和培训，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学历和技能水平；同时，数字经济领域

企业积极推行数字化培训、认证与就业的全链条服务，助力毕业生提高岗位胜任力。有学

者提出，作为数字经济下新就业形态中的一支生力军，创新能力强的大学生群体能够获得

更多灵活就业和新职业发展机会，最终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14］。由此可见，数字经济

发展对于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就业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会受到诸如人口统计学特征、人力资本、家

庭背景和学校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从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

论和筛选理论等角度进行解释。有研究发现，单位就业毕业生中女性的工作收入和满意度更

低［15］，在相同的就业竞争力水平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毕

业生获得的面试机会、工资水平和就业质量等均弱于男性，体现出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

视现象［16］。在人力资本方面，专业领域和学历层次是影响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

·· 99



键因素［17］。在家庭背景方面，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起薪和

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8］，家庭社会交往广泛度能帮助毕业生争取到更好的就

业机会和劳动力市场回报［19］。在学校环境方面，学校级别和所在地对毕业生求职结果有

着显著影响［20］。

总体来看，尽管许多研究关注到高校毕业生就业，但关于数字经济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多局限于文献层面的述评、理论视角的讨论或简单的描述统计，对高

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实证探讨仍然不足。具有何种特征的高校毕业生享受到了数

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红利？影响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的因素又有哪些？立足高

校毕业生微观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能够直观地了解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毕业生的个

体特征，探索促进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的可行路径，同时发现在数字经济行业可进

入层面上的弱势群体，找到促进就业公平的新抓手。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北京高校2023年应

届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呈现进入数字经济行业高校毕业生的基本人物画像，探究影响高校

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北京市“十四五”规划明确了数字经济发展路线图，致力于“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数据显示，数字经济为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2022年北京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为1.7

万亿元，占全市GDP的41.6%，位列全国第一［21］。同时，北京的高校资源丰富，2023年在京高校

毕业生达28.5万人［22］，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支撑。因此，基于北京高校毕业生

就业调查数据开展研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23年5月对在京高校毕业生进行的抽样调查。本次

调查共涉及75所高校的18 021名毕业生，本研究仅保留样本量高于30人次的学校，并选取已确

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有效观测数为7600。

2. 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高校毕业生的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调查问卷询问了“您已落实工

作的单位行业是否属于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包括三个选项，分别是：（1）数字经济产业，如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2）传统产业，但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增加产出和提升效率，如智能制

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在线教育培训、智慧医疗、基于互联网的房产中

介、居民生活服务和文体娱乐业等；（3）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本研究在实证分析时先将选择

第一项的毕业生视为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并将选择后两项的毕业生作为对照组；后将该变

量视为多分类变量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借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参考人力资本理论、信号筛选理论和就业歧视

理论等相关理论，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研究的自变量涵盖毕业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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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其一，毕业生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专业领域、学历层次、奖学金获得情况和生源地。具

体而言，毕业生性别以男性为对照组；专业门类包括人文、社科、经管、理工和其他专业①，以理

工专业为对照组；学历层次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专科生为对照组；

奖学金获得情况以未获得过奖学金为对照组；生源地包括北京、东部地区（不含北京）、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以西部地区为对照组。其二，由于调查中并未直接涉及毕业生的家庭背景，本文选

取是否获得过助学金作为家庭经济背景的代理变量，以未获得助学金为参照组。考虑到助学金

是由政府、学校、慈善机构、企业等提供的用以资助学生完成学业的经济援助，一般用来缓解学

生的家庭经济压力、减轻学费负担，在此意义上，助学金获得者一般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

三，学校类型包括“双一流”高校、普通高校、民办高校和高职高专，以普通高校为对照组。

3. 计量模型

为探究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当因变量为是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二

分变量时，本研究构建了如下二元逻辑斯特（Log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Logit（P）=ln（ P
1-P）=α+∑βkXik+

其中，P表示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概率，P/（1-P）是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

与非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二者间概率的优势比（Odds Ratio），定义为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

的机会比率，Logit（P）为机会比率的对数。Xik为影响毕业生是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各类

因素，包括毕业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特征。 是随机扰动项。

当因变量为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多分类变量时，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多元逻辑斯特（M－

Log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Logit（Pi/3）=ln（P（Yi=j | Xi）

P（Yi=3 | Xi））= +∑βjk Xik+

因变量分别包括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和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

业，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j=3）为对照组。Xik为影响毕业生是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

业的各类因素，包括毕业生的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类型。 是随机扰动项。

三、数据分析

1.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个体特征描述

如表1所示，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方面，有效样本中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毕业生

比例为20.4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这可能与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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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在性别方面，男性毕业生占比与女性毕业生基本持平。专业领域方面，理工类毕业

生占据半壁江山，其次是经管类，人文类、社科类和其他专业领域相对较少。学历层次方面，硕

士研究生占据一半比例，其次是本科生和专科生，博士研究生占比最低。奖学金获得情况方面，

70.24%的毕业生获得过奖学金，展现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生源地方面，来自西部地区的毕

业生占比最少，北京、东部地区（不含北京）和中部地区生源的毕业生比例基本相当。助学金获

得情况方面，28.76%的毕业生申请过助学金。在学校类型方面，“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占比近六

成，普通高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毕业生次之，最低的是民办高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

性别

专业领域

学历层次

奖学金获得情况

生源地

助学金获得情况

学校类型

变量名称

数字经济产业领域

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

男

女

人文

社科

经管

理工

其他

专科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获得过奖学金

未获得过奖学金

北京

东部地区（不含北京）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获得过助学金

未获得过助学金

“双一流”高校

普通高校

高职高专

民办高校

观测数

1555

1658

4387

3653

3947

980

815

1887

3762

156

1065

2073

3742

720

5338

2262

2223

2344

2126

907

2186

5414

4468

1607

938

587

比例（%）

20.46

21.82

57.72

48.07

51.93

12.89

10.72

24.83

49.50

2.05

14.01

27.28

49.24

9.47

70.24

29.76

29.25

30.84

27.97

11.93

28.76

71.24

58.79

21.14

12.34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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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是不同特征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差异检验结果。总体来看，男性、理工专

业、硕士研究生、来自东部地区（不含北京）和“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

业的比例更高。具体而言，从性别来看，男性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

领域就业的比例均高于女性毕业生，而女性毕业生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的比例更高。

从专业门类来看，理工专业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比例均

为最高，人文专业和经管专业中接近四成的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

域就业，而超过八成的社科专业和其他专业毕业生进入了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从学历层

次来看，硕士研究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专科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就业的比例最高，超过七成的博士研究生进入了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从生源地来看，来

自东部地区（不含北京）的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来自北京的毕业生进

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从学校特征来看，“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

产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最高，民办高校和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比例较

高且较为接近，普通高校毕业生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的比例最高。卡方检验的结果显

示，不同奖学金和助学金获得情况的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情况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2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人员情况差异检验（%）

性别

专业领域

学历层次

奖学金获得情况

生源地

男

女

人文

社科

经管

理工

其他

专科生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获得过奖学金

未获得奖学金

北京

东部地区（不含北京）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

数字经济
产业领域

25.65

15.60

17.99

2.56

14.89

28.51

1.92

13.12

17.46

25.09

15.53

20.56

20.13

14.11

24.02

23.10

20.46

传统产业
数字化领域

23.19

20.61

21.44

10.84

22.42

24.48

12.18

28.02

24.51

20.30

13.18

21.35

23.05

24.90

20.61

20.23

21.34

非数字经济
相关行业

51.16

63.78

60.57

86.60

62.69

47.01

85.90

58.86

58.03

54.61

71.29

58.09

56.82

60.99

55.37

56.67

58.20

卡方检验

152.12（2）***

594.93（8）***

169.07（6）**

2.70（2）

86.25（6）**

·· 103



（续表）

助学金获得情况

学校类型

注：表格报告了卡方检验的Pearson系数；***、**和*分别代表p值小于0.01、0.05和0.1。

获得过助学金

未获得助学金

“双一流”高校

普通高校

高职高专

民办高校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

数字经济
产业领域

21.58

19.97

25.19

13.58

13.82

13.63

传统产业
数字化领域

20.80

22.28

19.07

24.36

27.31

27.43

非数字经济
相关行业

57.62

57.75

55.74

62.06

58.87

58.94

卡方检验

3.53（2）

170.52（6）**

2.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

业的毕业生视为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将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和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

就业的毕业生作为对照组，构建二元逻辑斯特（Logit）模型进行估计。分别将个人特征、家

庭背景和学校类型的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回归，表3显示了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

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表3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影响因素分析（Logit模型）

解释变量

性别

专业领域

学历层次

奖学金获得情况

女

人文

社科

经管

其他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获得过奖学金

进入数字经济行业

模型1

-0.30***
（0.06）

-0.50***
（0.10）

-2.78***
（0.23）

-0.91***
（0.08）

-2.92***
（0.59）

0.52***
（0.12）

1.01***
（0.12）

0.14
（0.15）

-0.25***
（0.07）

模型2

-0.30***
（0.06）

-0.51***
（0.10）

-2.78***
（0.23）

-0.92***
（0.08）

-2.92***
（0.59）

0.52***
（0.12）

1.01***
（0.12）

0.15
（0.15）

-0.24***
（0.07）

模型3

-0.30***
（0.06）

-0.47***
（0.10）

-2.74***
（0.23）

-0.86***
（0.08）

-2.92***
（0.59）

0.89***
（0.32）

1.24***
（0.32）

0.34
（0.34）

-0.2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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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生源地

助学金获得情况

学校类型

常数项

观测数

伪R2

注：***、**和*分别代表p值小于0.01、0.05和0.1。

北京

东部地区（不含北京）

中部地区

获得过助学金

“双一流”高校

高职高专

民办高校

进入数字经济行业

模型1

-0.08
（0.11）

0.23**
（0.10）

0.14
（0.10）

-1.37***
（0.14）

7600

0.09

模型2

-0.09
（0.11）

0.23**
（0.10）

0.14
（0.10）

-0.03
（0.07）

-1.36***
（0.14）

7600

0.09

模型3

0.04
（0.12）

0.26**
（0.10）

0.17*
（0.10）

-0.01
（0.07）

0.46***
（0.09）

0.64**
（0.32）

0.18
（0.15）

-2.08***
（0.33）

7600

0.10

第一，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进入层面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系数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相比于男性毕业生，女性毕业生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人数较少。

就业层面的性别差异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问题由来已久。歧视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

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若仅存在生产率差异，那么工资差异应为对生产率差异的补偿。然

而，现实中性别工资差异往往会超出生产率差异所能解释的区间，说明歧视在性别工资差异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4］。已有研究表明，女性毕业生在月起薪、就业满意度和单位就业概率方

面均显著低于男性毕业生［25］，且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仍有较大的专业内收入差距无法

被生产力特征变量解释，说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依旧存在［26］。上述结果表明，尽

管数字经济发展对女性就业有着积极意义，但受限于家庭角色和性别等原因，女性毕业生在

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并不具有优势。

第二，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明显的专业差异。人文、社科、经管和其他专业

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相较于理工专业毕业生，上述专业毕业生进入数字经

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低。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相关高技术产业

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结构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复杂性的对话、专业性的思考等涵盖目标函

数设计和价值观的非程序性智力劳动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需要［27］，相对而言，理工专业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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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数理思维和计算机应用等方面更具优势，因此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第三，人力资本是影响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本科学历和硕士研究

生学历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进入数字经

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高。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中的知识、技能、经验和

健康等方面的总和，教育是对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投资之一［28］。毕业生在接受更高水平的高等

教育后，能够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好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都会提

高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而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系数低于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系数，这

可能和博士研究生更多前往高校、科研机构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有关。获得过奖学金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业优异的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

更低。

第四，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明显的学校差异。“双一流”高校和高职高专的系数

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双一流”高校和高职高专毕业生

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更可能在数字经济行业求职，

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获得解释，当然也可能是信号筛选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信号理论认

为，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是一种有效的信号，其可以帮助雇主通过劳动者所受的教育来判断

劳动者的能力［29］。教育信号高的劳动者会被认为拥有更高的能力和产出效率，进而更可能通

过求职的筛选机制。在“名校光环”和“学历内卷”的当今，名校身份能够给雇主发送更加有效的

就业能力信号，消除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帮助毕业生获取更理想的工作机

会。高职高专毕业生也更有机会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可能是其掌握的数字经济相关专业技能扮

演了重要角色。

第五，不同生源地的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不含北京）和

中部地区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来自西部地区的毕业生，来自东部（不

含北京）或中部地区的毕业生更有机会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此外，回归结果显示，北京生源

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概率同样较低，结合描述性统计的发现可知，北京生源高

校毕业生基于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考量，更多地选择了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和非数字经济相关

行业就业。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并尝试呈现出高校毕业生在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

化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的异质性，本文将因变量数字经济行业就业情况视为多分类变量，以进

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为对照组，构建多元逻辑斯特（M－Logit）模型进行估计。表4分别

展示了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与前文发现基本一致，男性毕业生（相比于女性毕业生）、理工专业毕业生（相比于人文、社科、经

管和其他专业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相比于专科毕业生）、来自东部地区（不含北

京）的毕业生（相比于西部地区毕业生）、“双一流”高校和高职高专及民办高校毕业生（相比于普

通高校毕业生）更可能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

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为对照组，探究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后发

现，在性别、专业门类方面，与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类似，男性毕业生（相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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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毕业生）和理工专业毕业生（相比于人文、社科、经管和其他专业毕业生）同样也更可能进入

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然而，影响毕业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的因素也具有其独特

性。具体而言，第一，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为对照组，相比于专科生，博士研究生较少进

入到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而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与专科生并无差异。原因可能是因为博

士研究生更多前往高校、科研机构求职，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对数字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本的

要求相对不高。第二，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为对照组，相比于普通高校毕业生，“双一流”

高校毕业生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概率更低，而民办高校毕业生的概率更高，这与描

述统计的结果是相符的。此外，以进入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为对照组，是否获得过奖学金或助

学金以及生源地对是否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4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影响因素分析（M-Logit模型）

解释变量

性别

专业领域

学历层次

奖学金获得情况

生源地

助学金获得情况

学校类型

女

人文

社科

经管

其他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获得过奖学金

北京

东部地区（不含北京）

中部地区

获得过助学金

“双一流”高校

高职高专

民办高校

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

-0.37***
（0.07）

-0.60***
（0.10）

-3.05***
（0.23）

-0.99***
（0.08）

-3.21***
（0.59）

0.88***
（0.32）

1.24***
（0.33）

0.11
（0.35）

-0.19**
（0.08）

0.03
（0.12）

0.27**
（0.11）

0.17
（0.11）

-0.03
（0.07）

0.40***
（0.10）

0.61*
（0.33）

0.27*
（0.16）

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0.24***
（0.06）

-0.44***
（0.09）

-1.43***
（0.12）

-0.44***
（0.08）

-1.30***
（0.25）

-0.02
（0.20）

-0.00
（0.21）

-0.85***
（0.24）

0.03
（0.07）

-0.02
（0.11）

0.04
（0.10）

0.00
（0.11）

-0.04
（0.07）

-0.18**
（0.08）

-0.08
（0.21）

0.2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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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常数项

观测数

伪R2

注：***、**和*分别代表p值小于0.01、0.05和0.1。

进入数字经济产业领域

-1.56***
（0.34）

7600

0.07

进入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

-0.36
（0.22）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北京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以已确定工作单位的高校毕

业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前往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毕业生的基本特征，并构建计量回归

模型对高校毕业生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行业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

北京高校毕业生选择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如果将传统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的毕业生也考虑在

内，在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的毕业生占比超过四成。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在持续释

放，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为缓解当前大学

生就业困境提供了新机遇。

第二，人力资本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但作用方向并不

一致。一方面，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相比专科生，更有可能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同时，层次

较高高校毕业生相比普通高校毕业生也更有可能进入数字经济行业就业。这支持了人力资本

理论和信号筛选理论的观点。另一方面，学业成就优异（获得过奖学金）的毕业生，以及博士毕

业生则更多选择到非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就业。这一现象与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趋于保守、

求稳心态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传统行业相比，数字经济行业生态建设可能仍待进一

步完善，在政策扶持、法治建设、劳动保障等方面不同程度存在薄弱环节，导致其吸纳高校毕业

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不完全［30］。

第三，专业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研究发现，理工专业毕业生相

比其他专业毕业生更容易实现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考虑到数字经济行业相对较高的劳动力

市场回报，以及弱势家庭出身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理工专业，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改善弱势家庭出身毕业生的处境，从而促进社会流动，这会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发展在改

善就业质量层面的内涵。

第四，没有充足证据表明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家庭背景差异。以是否获得助

学金来衡量家庭经济条件对毕业生能否实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这意味着高校

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与其家庭背景关联不大，更多是受人力资本等因素影响。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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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符合市场转型理论的观点，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扩张的私有部门比国有部门更加注重

绩效原则，由此，家庭背景对于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在市场化过程中会不断减弱［31］。当前，我

国数字经济行业多为新兴企业，更多遵循劳动力市场竞争原则，这有助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公平程度的提升。

第五，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相比男性毕业生，女性毕业生

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可进入层面存在劣势。这种基于性别造成的人力资本差距，反映出数字

经济在为改善就业的性别差异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挑战。因此，在制定支持数字经济

发展、促进灵活就业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性别因素。比如，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要为女性

提供更积极充分的数字技能培训，帮助更多女性从传统劳动力转型为数字经济从业者［32］。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建议：（1）高校学生要进一步加强自身数字素养的培养，转变就

业观念，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做好职业发展规划。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形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对高校毕业生的能力水平和技能结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学历层次和各个专业的学

生都应加强对数字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33］。（2）高等院校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化人才培

养体系，动态调整专业布局，为学生自由转换专业提供更多机会，同时不断改善就业指导服务

体系，顺应数字时代要求，增强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的精准性。（3）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

发展数字经济，创造更多高附加值岗位，不断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尽可能消除就业性别

歧视，完善对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制度保障，不断促进就业公平。

需要说明的是，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仅利用单个省域数据，分析了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

业就业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且由于变量获取受限，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带来的相关问题，这有待在

未来借助更加详细的高校毕业生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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